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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访中国茶乡》中的宁波（下）
田 力

1843年至1845年，带着一本汉语字典、
一把手枪的苏格兰植物猎人福钧（Robert
Fortune）在中国东南沿海频繁活动，找寻植
物标本，了解茶叶制作的奥秘。他将舟山和
宁波作为重点区域，多次进行考察；同时以
舟山为“此次中国北方之行的总部”，将搜集
到的植物先运至那里，再转运到香港和南方
的一些港口。1844年春夏之交，福钧再一次
来到宁波，他与英国领事罗伯聃等人在5月
初进行了一次短途旅行，访问宁波周边的绿
茶产地。他们得知，在绿茶产地的中心地带
有一座规模宏大、远近闻名的寺庙——天童
寺，于是将这里作为旅行当中的落脚点。由
此，福钧也与这座千年古刹之间发生了一种
奇妙的缘分。

在《两访中国茶乡》的第九章，福钧详细
讲述了他眼中的天童寺、在寺中的活动以及
与和尚们的友好交往等等，读来生动有趣，
这也是西方较早关于宁波天童寺的介绍。

天童寺坐落于距宁波城东南约三十公
里的太白山麓。福钧一行人先走水路到山
脚，后步行登山，在途中遭遇瓢泼大雨，到达
天童寺时，天色昏黑，浑身上下都已湿透，颇
显狼狈。不过，寺僧们的热情款待却让福钧
有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说僧人们

“端来了火盆，以便烘干我们的衣服，给我们
准备好晚饭，又拿出他们最好的几间房供我
们休息”。第二天早晨，福钧才看清了天童寺
的秀丽景色，赞叹道“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风
景比我之前在中国看到的都要美得多”！他
这样介绍天童寺所处的地理环境：

“天童寺坐落于群山之间，下临山谷。山
谷中土地肥沃，由于山中清泉的滋养，出产
品质优良的稻米。在山坡两侧更为肥沃的低
地上散布着很多深绿叶子的茶叶丛。一条长
长的大道通往天童寺，道路两旁都植有松
树。大道笔直，直到快到寺庙时，才拐了几个
弯，在沿着两个人工湖的边缘画出几段优美
的圆弧后，在一段石阶前结束。沿着石阶上
去，便是天童寺的山门。寺后及两侧，皆为随
势赋形的山峰，海拔从一千英尺到两千英
尺，高低不一。与南方那些荒山不同，这些山
直到顶部都几乎覆盖着厚厚的带有热带特
征的植被，包括各种草本、灌木和乔木。在山
谷中生长着一些中国最漂亮的竹子，山坡上
则长着郁郁葱葱的高大松树。”

福钧所言不虚，天童寺所在的太白峰，
山高林密，生态环境绝佳，物种资源丰富，据
现代科学考察统计，有种子植物149科1064
种之多。

天童寺的一位大和尚来邀请福钧一行
共进午餐，还领着他们参观了这个寺庙，同
时讲解寺庙的历史，福钧都一一记下：

“好几百年前，有位极为虔诚的老人，他
远离凡尘，来到这座山上修行。老人全身心
地投入到自己的宗教活动中，潜心苦修，却
忽略了自己的现实需求，甚至连饮食都忘记
了。但是上天不会让这样一个人挨饿受苦
的，一个儿童奇迹般地出现在其身旁，每天
给他提供食物。渐渐地，这位圣人的名声传
遍了这一地区，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拜他
为师，于是一座小庙也建立起来，发展至今

天，就形成了有着一大片建筑的‘天童寺’
（或者叫‘上天派来的儿童之寺’），‘天’指
‘上天’，‘童’指‘儿童’。在老人去世后，他的
弟子们继承衣钵，天童寺的名气也越来越
大，信徒广布，甚至连在帝国最偏远的地方
都有，其中还包括一位中国皇帝。信徒们来
到天童寺顶礼膜拜，在祭坛上献上各种供
奉。于是，在原有殿堂的前面又新建了更大
的殿堂，就这样不断地扩大规模，旧殿堂让
位于更加宽敞的新殿堂，直到形成今日的这
种主体结构。

所有的殿堂里都摆满了偶像，或者说，
是他们最崇拜的神灵的塑像，比如‘三宝
佛’、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观音菩萨’、‘战神’
（或许指的是四大天王——译者注）以及其
他众多被神化了的古代国王和伟大人物。这
些塑像高达三四十英尺，陈列在这些宽敞高
大的大殿之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尚
们自己住在一排低矮的房子里，这些房子和
其他殿堂互相分隔，又互为犄角。每个和尚
在自己的住处都有一个佛龛，里面供奉着一
些小型神像，和尚们经常在这里进行个人的
礼佛活动。”

在参观了各个殿堂和钟楼之后，大和尚
邀请客人用餐，福钧第一次吃到了模仿荤菜
的素食，他还在文中对于外国人笨拙地使用
筷子吃饭的场景有着非常生动有趣的描述：

“佛教僧侣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吃肉，所
以我们的餐食都是素菜。就如同平时所吃的
中国菜一样，这些食物都盛放在小圆盘子里
端上来，除了汤以外的每盘菜都被切成一小
块一小块的，方便人们用筷子夹取。和尚们
精心准备了很多种不同的菜，通过特殊的烹
饪方式，让这些菜吃起来非常可口。实际上，
有几道菜无论从口味还是外观上看，都非常
像肉食，以至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被蒙蔽
了，以为自己努力用筷子夹起来的那一小块
食物是鸡肉或牛肉之类的。情况当然不是这
样，我们善良的东道主至少在这一天始终坚
持素食，吃的都是蔬菜。宴席上还有几位和
尚作陪，许多等级较低的和尚和仆人都挤在
门口和窗外看。看到我们当中有人用筷子的
那个艰难的样子，这些围观的人必定会感到
很奇怪。尽管他们非常礼貌，但我还是看得
出他们有时候忍不住想要笑出声来的样子，
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在费尽千辛万苦，好不
容易才被夹起来的那一小块美食又滑落到
盘子中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外
国人第一次使用中国筷子吃饭更恼人、可笑
的了——特别是当这个人整个早上都在山
间晃悠，已经饥肠辘辘的时候。要用好筷子，
首先应该把筷子夹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
之间，两只筷子要平齐；然后小心地将两只
筷尖一起伸出去，对准那块你垂涎已久的美
食，注意筷尖之间只需留出食物大小的空
间；利索地将食物夹起来。啊哈！但是，在抬
手的时候，筷尖经常会把不稳，滑来滑去，那

块你满心希望想要吃到的东西又掉到盘子
里了，甚至会掉到桌上别的盘中。就这样一
遍又一遍地尝试，直到这个可怜的新手失去
了所有的耐心，绝望地扔下筷子，抓起一把
瓷匙，他觉得用这玩意儿还是更加得心应手
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还是非常乐
于助人的，尽管几乎不是我们英国人所欣赏
的那种方式。这些中国朋友，看出了你的困
境，出于体贴和礼貌，他们会隔着桌子，从对
面伸出他们自己的筷子——也许还沾着嘴
里的余沫，把你想要的食物夹起来，放到你
面前的碗里。而你呢，按照一般的礼节，还得
表达感谢之情，并把食物吃下去。”

福钧在借住天童寺期间，与寺中僧人相
处极为融洽，他写道：

“这些和尚，无论是最高等级还是最底
层的，总是对我抱以最大的关心和善意。只
要我不反对，很多和尚就兴高采烈地跟着我
在寺庙附近转悠，一个拿着我的标本书，另
一个拿着我采集到的标本，还有一个则拿着
我捉来的鸟儿，不一而足。枪似乎是他们最
感兴趣的东西，与中国人自己笨拙的火绳枪
相比，两者大不一样，枪上的撞针被他们看
作是最神奇的小玩意。但这些和尚又十分胆
小，每次我射击的时候，他们总是要离我远
远的。”

天童寺附近竹林茂密，盛产鲜美的竹
笋，但常常遭到山中野猪的拱食破坏，和尚
们看到福钧带了枪，便请他帮忙打野猪。福
钧欣然应允，同三十多个和尚一道去竹林中
围捕，却没有发现野猪的踪影。福钧也注意
到和尚们对付野猪的一些办法：

“其中一个是在山坡上挖陷阱。这一地
区几乎遍布泉水，陷阱还没挖好，就已经蓄
进一半的水了。每个陷阱口都用一些树枝、
碎屑和杂草盖好，用以吸引野猪。当野猪用
猪嘴来拱食这些东西时，阱口一下子就塌
了，野猪也就头朝下掉入陷阱里。这时候，野
猪绝无可能逃出生天，要么被淹死，要么就
乖乖地成为中国人的猎物。……另一个保护
幼笋免遭野猪破坏的办法则显得更加聪明。
找一段约8到10英尺长、比成人手臂还粗一
些的竹子，将其从中间剖开，剖到只剩四分
之一处，然后将这段竹子系在竹林里的某棵
树上，两者呈45度角，剖开的那一部分自然
松开，再用一根竹条编制的索绳，一头牵住
这段竹子，另一头则牵到竹林外有人守候的
地方。当夜深人静，野猪从山上下来拱食幼
笋的时候，守护者就前后拉动竹绳，带动那
段竹子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这种声
音又响又闷，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去很远。野
兽受到惊吓便会跑回山中的巢穴。”

实际上，此次天童寺茶区之行让福钧有
重大收获，他不仅采集了大量的茶苗茶种和
其他植物标本，还观察到了绿茶茶叶的生产
和制作过程，了解了茶的培植方法，为进一
步探索中国茶叶的奥秘积累了宝贵经验。

天 童 寺
主持。出自
德国建筑学
家、摄影家柏
石曼所著《如
画 的 中 国》
（1923年）。

天 童
寺 佛 殿 。
约摄于19
世 纪 70
年 代 ，出
自原英籍
署理浙海
关税务司
包腊的相
册。


